
盲流打入气功界
（ 纪 实 文 学 连 载 ）　藏 春 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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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中 央机 关 可 容 纳 两 千 人 的 大
礼堂爆满 ，两 厢过道 都挤 满 了 人 。主
席台 前 的 空 地上 也挤 满 了 特殊 的 听
众，他们是坐轮椅来 的 ，有 一 个人干
脆躺 在担架上 。

主席 台 上 方 的 红 色 满 贯 条 幅 上
剪贴着 耀眼 的 金 字：“热烈 欢迎 大气
功师讲 演 团 光 临指 导！”

负责接待 的赵主任 对 我说 ，礼堂
快挤 炸 了 ，这不 ，怎么 劝都不行 ，快
死的 人 都抬来 了 。这礼堂 ，自 打 “文
化大 革命 ”完事 后 就没这 么红 火过 。

这时 ，会场 发生一 阵 骚动 。我和
赵主任 跑到 出 事地点 ，原来是两拨人
为争 座位 吵起 来 。谁都想往 前 坐 ，这
样能 多 接 点功 ，互 不相 让 ，就动 了 手 。
我急忙 说：“坐在哪 儿关 系 不 大 ，大
师的 法 力 无边 ，就是坐 在最后 一 排 的
人也照样接功 ，你们就别 争 了。”

给我这 么 一劝 ，他们不 闹 了 。我
看闹 事 的 人 当 中 有两个人很面 熟 ，我
想起 来 了 ，他们是 另 一个气功 团 的 ，
今天来肯 定是有意扰乱会场 。

是的 ，毕 竟时代不 同 了 ，现在 是
我们气功师 的 大好时 光 。主席 台 上 ，
我的 师父——气功大师C先生正 长一
声短 一 声 高 一 声低 一 声地 叫 着：“现
在，大家微微 闭 上眼睛 ，目 光 内 视 ，
意念凝聚在 ‘雪 山 ’这个 点 ，这个功
夫叫‘常将神 光 照雪 山’。‘雪 山 ’
的位 置 在从你 的 肚 脐 至 命 门 划 一 条
直线 ，再从头顶上 的 百会穴到 阴 部 的
会阴 穴划一条 直 线 ，两条直线 的相交
点再往 内 深进二 寸 ，就是 ‘雪 山’。

‘ 常将 神光 照雪 山 ’就是用 意念守 住
这个地方 ，使它升温 ，再升温 ，再升
温，最后把雪 山 消溶……没 听清 楚没
关系 ，我的 声 音把我的 神光给你送去
了，我是最亮最热 的 神光 ，照得你的
心里 暖洋洋 。只要你想着我 的 神 光 ，
不许心存 怀疑 ，不许三心二意 ，这样
才能 得 到 我 的 神 光 ，你要 是心存 怀
疑，有三心二意 ，我的神光我 的 场就
会和你的神光你的场发生碰撞 ，就像
电波干扰一 样 ，你的神 光你的场 当 然
没有 我 的 强 大 ，结 果你就会受 到 内
伤。现在 ，大家 内 视 ，看着你的雪 山 ，
我给你送去 神光 ，照得你心 里暖洋洋
……”

我和C先生 的 另 外三 名弟子在台
下看 场 。看场这差 事有 点像是球 场 上
的巡边 员 ，要来 回 走动 ，注意观察听
课的 人们 ，看 看他们有没有异常 的反
应，如果 出 现又哭又 闹 的 ，又说 又 唱
的，摇 头晃脑 的 、口 吐 白 沫 的 ，手脚
冰凉 的 ，当 场 昏厥 的 ，我们要 及 时 发

现，及时 处理 ，防 止 出 偏 。四 个 看场
徒弟 三 男 一女，我是气功大师 团 女气
功师 ，按 分 工 自 然 负责 对 女 听 众观
察、辅 导 、纠 偏 。看 场还有 另 一 项秘
密使 命 ，那就是查 看 混杂在 一 般听众
中的别 的 山 头 的气功师 ，防 止他们发
出干 扰功破坏组 场 。我 的 目 光缓缓扫
过听 课 的 每 一 张脸 ，他们 的 面孔有 的
是稚气未脱 ，有 的 是满脸 皱纹 ，有 的
头发 乌黑 ，有 的 白 发苍苍 ，但 无 一 例
外都微 闭着 眼睛 ，虔 诚得 让人感动 。
赵主 任 告 诉我 ，今 天 有 厅 局 级 以 上
的，至 于 处级就数不胜 数 了 。好 ，你
不是 想祛病 延年 吗 ，那你就乖乖 听我
摆布 吧 。赵 主任特意把那些 副部级 干
部和 他们 的家属 指给我看 ，嘱咐我暗
中对 他们 多 加保护 ，千 万不 要 在他们
身上 出什 么意外 。我点 头答应 。刚 才
C先生和我就是坐 部 长 的 “奔驰”来
的，只 要这些大人物表 示 出 对气功 的
认同 ，下面就会大开绿灯 。

我悄 悄 地在 部 长 们就坐 的 前 几
排转游 ，恐怕他们 出 什么偏差 。其实 ，
我的担心完全是 多 余 的 ，只 有心存怀
疑的 人才会 出 偏 ，而部 长们 一个个听
话极 了 ，让他们闭眼睛 就闭 眼睛 、让
扯耳朵就扯耳朵 。要在 平时 ，谁能够
把这些大人物鼓捣得这样顺从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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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认 识C先生时他还不是气功大
师，他 只 是一名退休 的 中学校医 。

1990年 3月 18日 北京北太平庄 一
带交通 中 断 。可并行 五辆卡 车 的 大马
路被几万 人 围 堵得水泄不通 ，连农贸
市场都不得不停业 了 。

一队警察赶来维持秩序 ，但在潮
水般 的 人 流 面
前他 们 显 得 无
能为 力 。

我完 全 是
被人 流 裹 挟 进
来的 ，因 而 也就
在无 意 之 中 改
变了 下 半 生 的
命运 。

我被 人 群
挤倒 了 ，如果爬
不起 来 就 可 能
在千 万 只 脚 下
丧生 。幸 亏 身 旁
一个 男 人 把 我
拉起 来 ，他就是
C先生 。

“ 谢 谢你。”
“ 你也 是 来

学自 然 中 心 功
的吗？”

对C先生 的提问我莫名 其妙 。我
对气功一 向 一无所知 。经他介绍 ，我
才对 自 然 中 心功有 了 个粗浅 的 了 解 。
自然 中 心功 的创始人是张 香 玉 ，眼 下
正火 。今 天万 人空 巷 而 来 ，就是为 了
朝圣 ，直 接 听 张 香 玉 传授 自 然 中 心
功。据 说这种功每个人在 一生 中 只有
一次接受 的机会 ，学会 了 它不仅能有
病治病 ，无病强身 ，还能学会宇宙语 ，
与外 星 人建 立 联 系 ，只是祖宗 三代之
中有 人作过坏事 ，上天就不会赐给他
这种 神 力 。又听说 自 然 中 心功 的开 山
鼻祖 张 香 玉 是 上 苍 专 门 派 她 来 降 临
人世 救苦难 的 ，只 要 学 会 了 自 然 中 心
功，就能躲过 1999
人类大劫难 。

顾不 上 细 说 ，

人流 把 我 们 拥 到
一所 小红 楼 面 前 ，
这就 是 自 然 中 心
功研 究所 ，二 楼 玻
璃窗 出 现 了 一 个
女人 的 身 影 。不 知
是谁 喊 叫 了 一 声 ：
“ 张 天师！”这 下
炸了 窝 ，人们不约
而同 地 高 高 举 起
双手 。呼 喊 “张 天
师，给我点功 吧 ”
之类 词儿 。有 的 甚
至激动得流 出 了 热泪 。我服 了 ，从心
里服了 。

要进 自 然 中 心功 研 究所 的 大 门
就难 了 。凭授功卡才 能进去 。每张授
功卡 的售价高达35元 ，还买不到 。我
旁边 的 一个抱着病孩子 的 女人说 ，她

是从兰州来 的 ，昨 天前
半夜就排队还差 点没买
上，后 来她告 诉卖票 的 ，
她从兰州来 ，是张香玉
老师在 兰州 的邻居 ，才
走后 门买到 了授功 卡 。
她希望张香玉能把她儿
子的心脏 先 天不全 的病
治好 。

我可 没 钱 买 授 功
卡，我是来京 上 访 的 “盲 流”，35元钱
够花十天 半个 月 了 。

我转 身 想冲 出 人流 ，被C先生拉住
了，他 说：“看 上 去你 身 体很弱 ，不 一
定冲得 出 去 ，我这 儿 有 两 张 售 功 卡 ，是
朋友 买 的 ，他不 来 了 ，让我帮他退票 。
干脆 ，咱俩就去 里 面 看 看 ，不入虎 穴焉
得虎子嘛！”

我暗 想 ，这个老 头 子八成看 上我一
个外地女 人好 糊 弄 ，想 占 我 的 便宜 。也
罢，多个 朋友 多 条路 。

500人 为一 班 ，像学生 上操一样 以
一肩 为 距 离排成 方 阵 。等 待 玉 皇 大帝 的
女儿张 香 玉 的降 临 。

张香 玉 自 称
是玉 皇 大 帝 的 女
儿不 知 道 有 什 么
根据 ，也 许从她家
的户口簿 上 能 找
到一 些 线 索 。对 这
点我 倒 不 太 关心 ，
我感 兴 趣 的 是 她
能办 理 出 地 球 手
续。眼 下 ，办 出 国 ，
上美 国 要 两 万 美
金，去 澳 大 利 亚 要
6000美 金 ，还 只 不
过是 出 国 ，并 没 离
开地球 。不 知 张 香
玉办 出 地 球 要 多

少钱 ，移居 外星球还要 不要护照和签证
呢？

玉皇 大帝 的 女 儿 出 现 了 ，她 比我好
像大二 三 岁 ，留 着 男 人式 的 短 发 ，手持
电子 话 筒 。她显得很 自 信 ，也流露 出 几
分急躁 。今 天是万 人授功 ，每40分钟换

一拨 ，一拨500人 ，要20拨呢 ，够她 累 的 。
张香玉 的 音 色很有特 点 ，有很强 的

诱惑性 ，听 了 让人心 里不 由 得产生 一些
怪想法 。最奇妙 的 是从她 的 嘴里源源不
断迸 出 来 的宇宙语和宇宙歌 。

宇宙 语 由 一 连 串 毫 无规 范 的 音节
构成 ，有 时像英 语 ，有 时像 日 语 ，有时
像方 言 。用 这种奇 特 的 语 言 唱歌就是宇
宙歌 。宇宙 歌 调 性任意变化 ，没有 固 定
旋律 ，也 没 有 乐 句 可 言 。听起来 ，有 时
像小寡 妇 哭坟 ，有 时像 印 度大篷车 ，有
时像《花 儿 与少年》，有时像 《莫斯科
郊外 的 晚 上 》。称得 起 是瞬息 万 变 ，如
云如雾 。

张香 玉 唱 着宇宙 歌在方阵 中 穿行 。
我偷偷 睁眼 看 她 ，只 见她手舞 足 蹈 、眉
眼乱动 。奇 迹就在 这 时 产 生 了 ，方 阵 中
先是 有 十 几 个 随 着 宇 宙 歌 的 时 起 时 落
而摇 头 摆 尾 ，很快就像得 了 传 染病似 的
有100多 人处 于 受功状 态 ，他们失 去 了
自我控 制 ，有 的 在地 上 来 回 打 滚 ，有 的
左右 开 弓 地打 自 己 的 嘴 巴 。我左边 的 一
个女 人 竟 然 在 大 庭 广 众 之 下 脱 去 了 上
衣，使 劲地揉搓 自 己 的 两个奶子 。我右
边的 一 个 戴 眼 睛 的 中 年 男 子 闭 着 眼 睛
大叫：“我 是 吕 洞 滨 ，今 日 显 真 神 ，
叫声张香玉 ，快把我接 引……”

神经 再 坚 强 的 人 在 这 种 群 魔 乱 舞
的氛 围 中 也禁不住 要 发狂 。开 场不 到20
分钟 ，我也 失 去 了 自 我控 制 ，只觉得 有
一股 神秘 的 力 量 抓住我 ，我感觉就像人
遇到 大 风时 刮着 你 向 前 跑 一 样 。我心里
像被什 么 东 西拨 了 一 下 ，我便 身 不 由 主
地跳起了 舞 。

我不 知 道 自 己 是怎样 离开 的 。当 意
识恢复 的 时候 ，我发现我和C先生在 一
个卖 兰 州拉 面 的 小饭馆 里 。我一连吃了
三碗面 ，好 几 天 没 正 经吃饭 了 。刚 才这
么一折腾 ，身体现在 是又疲劳又轻松 。

C 先 生 说 ，他 是 少 数 几 个 没 失 去
自我控 制 的 人 之 一 。我 说：“今 天我
算服 了 ，大 开 了 眼 界 ，接 了 功 ，听 到
了宇 宙 语 和宇 宙 歌 ，张 香 玉 真 是 神 仙
下凡 ，不 然 怎么 能 在几十分钟 内 让 那
么多 人 神 魂 颠
倒！”

本版 编 辑　周 矢
刊头 设 计　董 凤 山

鬼要钟馗 王广 禄

业余 歌 星 俞 静
柳笛

通过 歌 声 认 识
她，那 是 在 半 年 前 的
一次 歌 手 大 赛 上 。当
她款 步 走 上 舞 台 ，那
纯朴 、自 然 而 富 有 韵
味的 歌声便清洌洌地在礼堂荡漾 ，原本浮躁
的赛场 出 现 了 奇异的 宁静 。一 曲歌罢 ，听众
情不 自 禁地喝采欢呼 ，她再一次地登台 向观
众矜持地颔 首致谢 ，一 副很感谢很动情 的神
态。接着便有 人交头接耳环顾左右地问：“这
女孩 儿 叫 什么？”就有人很热心地答：“俞
静。”

此后 不 久 ，她 去 省城西 安 参 加 中 华 卡
拉OK大 奖 赛 ，过 关 斩 将 ，从数 干 名 歌 手 中
脱颖 而 出 ，一 举夺 魁 ，获 陕西 省通俗唱 法
第一 名 。接 着 又 参 加全 国 复 赛 获 优 秀 歌 手
奖。其 间 ，省 总 工 会 ，陕 西 电 视 台 邀 请 她
为庆 “五 一 ”专 题音 乐会演 唱 ；音 乐 界 的
行家 对 她 的 演 唱 给 了 很 高 的 评价 ；许 多 单
位为 她 的 歌 声 所 迷 恋 ，纷 纷 找她 商 谈 调 动
… …她 很 感 动 ，却依 然 很 平 静 。当 她 回 到
汉中 ，我 向 她 祝贺时 ，她却淡淡地说：“本
来可 以 唱 得 更 好。”

她感到很遗憾 。
俞静 生 长 在 巴 山 山坳 里 一个很偏远 的三

线工 厂 ，文化生 活 的贪乏落后 自 然不用 言 说 。
父亲 从事供销 工作常年旅 差在外 ，很难顾及
家庭 。母亲 为 人师表 ，更是忙得不 可开 交 。
好在 她从小就不用 人 多 照顾 ，由 着性子 地无

尽思 幻 ，无 尽 想
象，文 静 中 透 出 一
股机敏 和 灵 气 ，文
静中 栽 培 着 心 境
的狂 野 。八 、九 岁
她便 爱 上 了 歌 唱 ，
很痴 很迷 ，清 晨傍

晚，她家 的窗 口 总飘出稚气未褪但却甜润婉
转的 歌声 ，使人感到清新的空气中 涌动着无
数催人沉醉 的精灵 。十 二 岁 ，她找来一 部 旧
手风琴 ，很虔 诚很骄傲地挂在胸前 ，仅一个
月，她就在没有任何 人指导下拉 出 了 很流畅 、
很动人的乐 曲 。这大概就是悟性 。

似水 流年 ，流 淌默默
岁月 。十 六 岁 ，是 一个 女
孩浪漫而羞涩 的年 龄 。这
一年 ，一个在 音 乐学院执
教讲师去 工 厂探亲 ，路过
她家窗 口 被她 的歌声所吸
引，很想见见她 。那一 天 ，
春雨霏霏 ，她很腼腆地推
开了 这位 老师 的家 门 ，怯
怯地叫 了 一 声 “老师”。
而只有 到 了 那一 天 ，她才
知道 世 界 上 还有 许 许 多 多
象西安 音 乐 学 院一 样 的 高
等乐府 。这之 前 ，她一直把能到汉 中 歌 舞 团
唱唱 歌 ，作为 自 己 的人生追求 。同 年 ，她 便
以优异 的成绩 考入 了 西安音乐学院 。当 接 到
录取通 知书 的 时候 ，她体验 了 一 种近乎 本 原
的激动 。在学校 ，她按照指导 老师 的 要求 ，
发了疯般 的塑造 自 己 ，从理论到实践 ，从声
乐到键盘……练得很苦很苦 。但无 论是 身 居
异地面壁练音 的 单 调 ，还 是与亲 人天各 一方
的孤独 ，她 的心灵总是 丰 盈而激越的 ，因 为
她的心 中 永远有歌声 。练钢琴键盘 ，同学们
都有很好 的基础 ，她却是初次见识 。然而 一
年以后 ，她却 以 自 己 的娴熟和力 度 ，越居 一

流。过 去 她总觉得 自 已
不如别 人 ，如今她也 懂
得了 自 信 的意义 。她 以
全优的成绩 从音乐学 院
毕了 业 ，又执拗地 回 到
了养 育 她 的 巴 山 腹地 ，为那 曾 经 关 怀 爱护她的
工人们献上她的歌喉 ，那是1990年 ，她20岁 。

去年 夏天 ，她去 沈 阳探望姑妈正 巧 东 北三
省举办“91金秋木 兰 之花卡拉OK歌手 大 赛”。
姑妈怂恿她试试 ，她报了 名。3000余名歌手层
层选拔 ，100名进入决赛可见阵容之大 ，竞争之

列。她进 入 决 赛 ，有 点 出 乎 她 的
意料 ，并 不报 更 大 奢 望 。然 而 当
她那流着 真 情 的 灵性 ，甜 润缠 绵
的歌喉 唱 出 《给你一片温柔 》时 ，
台下 掌 声 雷动 ，评 委 们激动 地将
评分 牌 举得 高 高 。她 获得 大 赛 唯
一的 一 等 奖 。尽 管 有 些 人 因 一 等
奖被陕 西 歌 手 捧走 ，心 里 很 不 平
衡，却 又 不能 不服气 。俞 静 唱 的
是通俗歌 曲 ，但 她 的 歌 声 里 没 有
庸俗 陈 套 ，充 满 着 草 原 一 样 的 幽
馨；没 有 娇 情 嗔 态 ，流淌 着 天 真
洒脱 的 性 格 ；没 有 繁 冗拖 沓 ，漾

溢着山泉 般 的 晓畅 明净 。怪道著 名 作 曲家付林
先生在听 了 她的演唱时 说：“基 本条件 非常好 ，
可塑性很强。”

俞静 尚 年轻 ，刚 刚22岁 ，象每个年 青人 一
样，她爱音乐 ，爱运动 ，爱 电 影 、爱 阅 读 。她
读三毛 ，读琼瑶 、读亦舒 、读萧飒 、读岑凯伦
… …象被一种神秘 而强大 的旋 风卷挟着 ，读得
昏天暗地 ，死 去 活来 ，那闪 闪 烁烁 的极美 丽 的
缥渺 ，那幽 幽怨 怨 的极纯情 的 浪漫 ，总使她很
动情 。但她最爱 的依 然 是唱歌 。她说：“我不
追求成功 ，但我愿意很尽心 ，很尽 力 地去做我
愿意做 的事 ，证 明 自 己！”


